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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月二十日的總統選舉結束了，可是選舉的激情還在持續燃燒。這兩天我和

許多人一樣，可以嗅出空氣中浮動的情緒。我們不太敢看報紙，也不開電視，因

為怕感染更多的情緒，而這些情緒使我們極度難過和不安。我是一名單純的學術

工作者，沒有望重士林的地位，也沒有一言九鼎的份量，我只想對總統府前聚集

的群眾，遊行的發起者，以及掌握權力的領導人表達一些個人的看法。 

我知道群眾的積怨已深。這次總統大選從開始以來就紛爭不斷；對公投不斷

的爭議，對私人事務的醜詆，到對大選選務的操縱，這些都使不滿的情緒不斷累

積。而群眾單純的寄望於大選，認為公義終將得到伸張，情緒也將得以宣洩。可

是事與願違；三月十九日的槍聲改變了這個希望。 

我也完全能體會群眾搖動國旗時的悲憤。他們害怕這面國旗終將消失，不是

消失在敵人的手中，而是踩在自己同胞的腳下。他們彷彿是中華民國最後的孤臣

孽子，在暗夜中四顧茫然，只能藉著吶喊與汽笛發抒一腔孤憤。 

然而，不停止的聚集與抗爭就能發洩所有情緒嗎？再一次遊行就能使公義得

到伸張嗎？事情既然已經進行到選舉訴訟的階段，就讓司法系統去裁決吧！更多

的情緒累積只可能製造新的衝突，再一次遊行也可能製造另一次的對立，完全無

助於事情的解決。我們整個社會還經的起另一場巨大衝突嗎？（請不要怪我危言

聳聽，九十年前在塞拉耶佛的一聲槍響不就打出一場世界大戰？） 

我同時也極為感慨，民主選舉不是應該用來弭平爭議的嗎？為什麼在台灣卻

成了製造鴻溝的機會？為什麼每一次選舉都是一次撕裂？又一個巨大的創傷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時論廣場中題為「有比總統職位更大的信仰」。 



我一向最羨慕美國人的是他們總是能夠驕傲的說：United We Stand。而我們呢？

我們總是選擇切割，選擇猜疑與敵視。尤其是只要有選舉，我們就突然不再是同

胞，反而互相懷疑對方的血統，也質疑對方的忠誠。而這一切，孰令致之？ 

台灣是我們大家共同的家鄉，而一個破碎的家鄉將使大家一切的努力無所依

附。所有在台灣的人應該都是同胞，而同胞之間應該多一些體諒與尊重。我尊重

你的語言，你也接納我的風俗；我尊重你對候選人的選擇，你也要體會我對那面

國旗的熱愛。世界上的有形東西總是越分越少，只有愛可以越分越多。那為什麼

不能多分一點愛給予自己意見不同的同胞？ 

年輕赴美留學時，大陸剛剛開放未久。當時曾讀到一首由蔣勳所寫的長詩「母

親」，描述文革時一個真實的故事，讀到最後幾句時感動的不能自已。蔣勳是這

麼寫的：「世界這樣廣闊，一定有比黨與政權更大的信仰，人類為生存而奮鬥，

一定也有比階級更大的愛。」對於我們的政治領袖，我也要說：「世界這樣廣闊，

一定有比總統職位更大的信仰，比省籍更大的愛。」 

  


